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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悲凉底蕴

强中华*

【摘要】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被后人解为闲逸、高雅之趣，这当然没错。不过，如果联系此诗的创作背景、陶

渊明的其他写菊作品，以及前代及当时的习俗，我们就会发现，陶渊明钟爱菊花有着更为朴素的动机: 他希望通过服

食菊花，达到养生延年的目的，从而缓解时光流逝、生命衰老带来的精神苦闷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

见南山”看似“悠然”，其底蕴却是颇为悲凉的生命感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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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渊明不慕名利、清高闲逸的高洁人格受到后人的

顶礼膜拜，其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被后人普遍

解读为清旷闲逸的象征，甚至“采菊”这一意象逐渐成

为闲逸清高的代名词。比如，唐人包容《酬忠公林亭》

云:

江外有真隐，寂居岁已侵。结庐近西术，种树久成

阴。人迹乍及户，车声遥隔林。自言解尘事，咫尺能辎

尘。为道岂庐霍，会静由吾心。方秋院木落，仰望日萧

森。持我兴来趣，采菊行相寻。尘念到门尽，远情对君

深。一谈入理窟，再索破幽襟。安得山中信，致书移尚

禽。①

显然，“采菊”与涤除尘念、清闲自适的诗境互相

对应。又如苏轼《题李伯时渊明东篱图》: “东篱理黄

华，意不在芳醪。白衣挈壶至，径醉还游遨。悠然见南

山，意与秋气高。”②其《书诸集改字》又云: “陶潜诗
‘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’采菊之次，偶然见山，初

不用意，而境与意会，故可喜也。”③东坡认为，“采菊东

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体现了陶渊明“意高”、“可喜”的

情怀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视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

见南山”为“无我之境”的代表作。而“无我之境”，

乃是“以物观物，故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”，是
“人惟于静中得之”的“优美”境界④。鲁迅虽然敏锐

地看到陶渊明 “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”，但他亦把
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视为陶渊明“飘逸”、“清

幽闲适”、“自然”的代表作⑤。总之，前人总是把“采

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与闲适自然联系起来。

可是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陶渊明此诗的创作背景，

并联系他的其他写菊作品，以及前代及当时与菊花相关

的习俗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前人的理解并非能够完全概括

此诗的底蕴。

首先，我们回到作品本身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

山”出自陶渊明的组诗《饮酒》之五。如果仅就此一首

诗而言，毫无疑问，诗文确实反映了人与自然，以及作

者内心世界的高度和谐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前人的解读

无疑十分准确。不过，值得注意的是， 《饮酒》是由二

十首诗歌组成的组诗，如果把这一组诗作为一个整体来

看，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意蕴似乎就没有那么简单了。特

别是这组诗之前，陶渊明的《自序》万万不可放过。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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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作者简介: 强中华，四川南江人，文学博士，哲学博士后，( 南充 637009)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。
① 《全唐诗》( 增定本) 第 2 册，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99 年，第 1156 页。
② ［清］ 冯应榴辑注，黄任舸、朱怀春校点: 《苏轼诗集合注》，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1499 页。
③ 《全宋文》第 89 册，曾枣庄、刘琳主编，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，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250 页。
④ 王国维: 《人间词话》，黄霖等导读，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 年，第 1—2 页。
⑤ 鲁迅《且介亭杂文杂文二集· “题未定”草》云: “又如被选家录取了《归去来辞》和《桃花源记》，被论客赞赏着‘采菊

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’的陶潜先生，在后人的心目中，实在飘逸得太久了……就是诗，除论客所佩服的‘悠然见南山’之外，也还有
‘精卫衔微木，将以填沧海，形天舞干戚，猛志固常在’之类的‘金刚怒目’式，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。” ( 《鲁迅全集》
第 6 卷，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5 年，第 436 页。) 又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七论“文人相轻”———两伤》云: “陶渊明先生‘采
菊东篱下’，心境必须清幽闲适，他这才能够‘悠然见南山’。” ( 《鲁迅全集》第 6 卷，第 417 页。) 又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
关系》称陶渊明: “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，而还在东篱下采菊，偶然抬起头来，悠然的见了南山，这是何等自然。” ( 《鲁迅全集》第 3
卷，第 538 页。)

ChaoXing



《现代哲学》2014 年第 4 期

文云:

余闲居寡欢，兼比夜已长，偶有名酒，无夕不饮。

顾影独尽，忽焉复醉。既醉之后，辄题数句自娱，纸墨

遂多。辞无诠次，聊命故人书之，以为欢笑尔。

这一小序有三点特别值得玩味: 其一，陶渊明酒醉

之前常常是郁郁寡欢的，而非“悠然”; 其二， 《饮酒》

乃是乘着酒兴写出来的，而且是作于“既醉之后”，这

就意味着《饮酒》组诗记载的内容并不一定都是纪实，

而很有可能是酒醉后的某种想象; 其三，酒醒之后，陶

渊明对酒醉后创作的诗歌未曾改动，也就是说，作品保

留了酒醉后的某种想象。综合看来，我们认为，与其说
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全是陶渊明实际生活的写

照，还不如说是他酣醉之后，处于非理性状态下的某种

迷狂之想。退一步讲，即使非理性状态下的某种迷狂之

想可以反映出陶渊明以前也许有过“采菊东篱下”的实

际经历，我们也必须深究这样一个问题: “采菊”与
“悠然”之间何以有着如此紧密的关联?

常言道，酒后吐真言。酒醉后的迷狂很有可能正是

陶渊明内心深处某种潜意识浮出水面的影子。为什么酒

醉之后会有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想法呢? 正

如他自己所云，乃是由于现实生活欢乐太少。因此，借

酒消愁，通过酒特别是菊花酒这一“忘忧物”暂时忘却

现实生活中的烦恼①; 同时，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某

种理想也完全有可能通过酒后的想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替

代性满足。陶渊明 “寡欢”的原因很多，或政治的失

意，或生活的压力，等等。究竟是何种现实的烦恼促使

他生发出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酒中梦想呢?

其《九日闲居》及小序似乎可以解答这一疑问。 《九日

闲居·序》云: “余闲居，爱重九之名。秋菊盈园，而

持醪靡由，空服九华，寄怀于言。”对比 《饮酒·序》

和《九日闲居·序》可见，《饮酒》与《九日闲居》的

创作情景大有区别: 前者创作于酒醉后的迷狂，后者却

是在无酒可饮、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创作的。因此，相对
《饮酒》而言，《九日闲居》及其小序更能代表陶渊明爱

菊的真实意图。《九日闲居·序》表明，在重阳节这天，

陶渊明面临满园秋菊，无酒可饮，因此颇多遗憾，后来，

他居然猛吃了一通菊花②。有菊无酒，为什么会令陶渊

明如此遗憾? 《九日闲居》说得非常明白——— “酒能祛

百虑，菊为制颓龄”。喝酒可以让人忘却人间的诸多烦

恼，服食菊花则能阻止生命的衰老。再结合《饮酒》之

七，我们可以推测，在陶渊明眼里，以酒泡菊，饮菊花

酒，比仅仅服食菊花更能起到延年益寿的保健作用。所

以，有菊无酒，实为美中不足。幸好，独食菊花能够在

一定程度上弥补无酒的遗憾。可见陶渊明钟爱菊花、服

食菊花，正是看中了菊花养生延年的保健功能③。

陶渊明看中菊花养生延年的保健功能，这与前代和

当时的习俗颇为一致。早在先秦时代，屈原就在 《离

骚》中高唱: 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

王逸注云: “言己旦饮香木之坠露，吸正阳之津液，暮食

芳菊之落华，吞正阴之精蕊，动以香净，自润泽也。”④

所谓“润泽”，其实就是保健的意思。《楚辞·惜诵》亦

云: “播江离与滋菊兮，愿春日以为糗芳。”王逸注云:

“言己乃种江离，莳香菊，采之为粮，以供春日之食

也。”⑤可见，菊花也是拿来食用的。正是由于人们认为

菊花具有保健延年的作用，因此，菊花常常被奉为祭品，

用以乞求健康长寿。《楚辞·礼魂》云: “春兰兮秋菊，

长无绝兮终古!”王逸注云: “言春祠以兰，秋祠以菊，

为芬芳长相继承，无绝于终古之道也。”⑥秋菊与春兰成

为乞求长寿的祭祀品和吉祥物。

汉代亦有服食菊花的风俗，且多以菊花酿酒饮之。

据《西京杂记》载，汉高祖时代，“九月九日，佩茱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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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陶渊明《饮酒》之七云: “秋菊有佳色，裛露掇其英。
汎此忘忧物，远我遗世情。一觞虽独进，杯尽壶自倾。”古直以
潘安仁《秋菊赋》 “泛流英于清醴”注解此诗，丁福保则云
“‘忘忧物’谓酒也”。 ( 转自王叔岷: 《陶渊明诗笺证稿》，北
京: 中华书局，2007 年，第 297 页。) 袁行霈则云: “浮菊花于
酒上，饮之而遗世之情更加高远。” ( 袁行霈: 《陶渊明集笺注》，
北京: 中华书局，2003 年，第 252 页。) 龚斌则云: “《说文》:
‘汎，浮貌。’可训为浸泡。孙思邈《千金月令》: ‘重阳之日，
必以肴酒，登高眺远，为时讌之游赏，以畅秋志。酒必采茱萸
甘菊以泛之，既醉而还’。” ( 龚斌: 《陶渊明集校笺》，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 年，第 225 页。) 可见，陶渊明以酒浸泡
菊花，饮的是菊花酒。

“空服九华”之“服”字，袁行霈据《国语》“服兵援
甲”韦昭注，释为“持”。而在解释《九日闲居》 “菊为制颓
龄”时又说: “意谓菊花能制止衰老，使人长寿。” ( 袁行霈:
《陶渊明集笺注》，第 73、74 页) 手持菊花与长寿之间似乎缺乏
足够的逻辑联系，因此释“服”为“持”不妥。根据陶渊明其
他写菊诗，以及服食菊花的习俗 ( 下文有详述) ，应该如古直所
注: “九华者，九日之黄华也。 《楚词》: ‘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’
服犹餐也。有华无酒，故云‘空服’。” ( 转自王叔岷: 《陶渊明
诗笺证稿》，第 93 页。) “服”就是服食的意思。正如龚斌所说:
“渊明虽不信神仙长生，并说‘卫生每苦拙’，但并不排斥服菊
酒以希延年的养生之道，偶或亦作‘卫生之举’。” ( 龚斌: 《陶
渊明集校笺》，第 225 页。)

袁行霈释陶渊明《饮酒》之七说: “汎此忘忧物，远我
遗世情: 浮菊花于酒上，饮之而遗世之情愈加高远，盖菊于群
芳谢后方开，似有遗世之情也。” “秋菊，归鸟，皆渊明诗之常
见之意象，象征高洁与退隐。” ( 袁行霈: 《陶渊明集笺注》，第
252、254 页。) 对于菊花之于陶渊明的意义，袁先生的阐释似乎
意犹未尽。

⑤⑥ ［宋］ 洪兴祖: 《楚辞补注》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
1983 年，第 12 页，第 127 页，第 84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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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悲凉底蕴

食蓬饵，饮菊华酒，令人长寿。菊华舒时，并采茎叶，

杂黍米酿之，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，就饮焉，故谓之菊

华酒”①。扬雄《反离骚》亦云: “精琼靡与秋菊兮，将

以延夫天年。”② 这里说得十分清楚，喝菊花酒的目的在

于养生延年。晚于陶渊明的郦道元《水经注·湍水》记

载:

湍水又南，菊水注之，水出西北石涧山芳菊溪，亦

言出析谷，盖溪涧之异名也。源旁悉生菊草，潭涧滋液，

极成甘美。云此谷之水土，餐挹长年。司空王畅、太傅

袁隗、太尉胡广，并汲饮此水，以自绥食。是以君子留

心，甘其臭尚矣。③

王畅、袁隗、胡广生活于东汉末年，可见此时人们认为

菊可养生，可致长寿。

魏晋以降，士人的生命意识异常强烈，服食菊花的

风俗更是有增无减。曹丕《九日与锺繇书》云:

至于芳菊，纷然独荣，非夫含乾坤之纯和，体芬芳

之淑气，孰能如此! 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，思飧秋菊之

落英。辅体延年，莫斯之贵。谨奉一束，以助彭祖之

术。④

曹丕给钟繇送菊花，希望锺繇借助菊花 “辅体延

年”、“助彭祖之术”。钟会的《菊花赋》描绘秋日采摘、

服食菊花的情状云: “掇以纤手，承以轻巾。揉以玉英，

纳以朱唇。服之者长生，食之者通神。”⑤ 同时，他还胜

赞菊花“五美”之一云: “流中轻体，神仙食也。”⑥ 嵇

含的《菊花铭》曰:

煌煌丹菊，暮秋弥荣; 旋蕤圆秀，翠叶紫茎。诜诜

仙徒，食其落英。⑦

《艺文类聚》载盛弘之《荆州记》曰:

郦县菊水: 太尉胡广，久患风羸，恒汲饮此水，后

疾遂瘳，年近百岁，非唯天寿，亦菊延之。此菊甘美，

广后收此菊实，播之京师，处处传埴。

又载《神仙传》曰: “康风子，服甘菊花柏实散得

仙。”菊花又和柏树的果实一同做成了养生药散。又载
《抱朴子》曰:

刘生丹法，用白菊花汁、莲汁、樗汁，和丹蒸之，

服一年，寿五百岁。

又成公绥《菊花颂》称，秋菊“其茎可玩，其葩可

服，味之不已，松乔等福”。又傅统妻 《菊花颂》称，

把采摘的菊花“投之醇酒，御于王公，以介眉寿，服之

延年，佩之黄耇”。潘尼《秋菊赋》云:

若乃真人采其实，王母接其葩。或充虚而养气，或

增妖而扬娥。既延期以永寿，又蠲疾而弭疴。

孙楚《菊花赋》曰:

彼芳菊之为草兮，禀自然之醇精，当青春而潜翳兮，

迄素秋而敷荣，于是和乐公子，雍容无为，翱翔华林，

骏足交驰，薄言采之，手折纤枝，飞金英以浮旨酒，掘

翠叶以振羽仪，伟兹物之珍丽兮，超庶类而神奇。⑧

左思《招隐诗》则有“秋菊兼糇粮，幽兰间重襟”⑨

的说法。

梁代王筠《摘园菊赠谢仆射举诗》则盛赞菊花:

灵茅挺三脊，神芝曜九明，菊花偏可喜，碧叶媚金

英，重九惟嘉节，抱一应元贞，泛酌宜长久，聊荐野人

诚。瑏瑠

以上大量文献足见，时人不管通过哪种形式服食菊

花，目的均为借助菊花，养生延年。陶渊明钟爱菊花、

服食菊花，正与这一广为流行的习俗有关。通过服食菊

花养生延年，恰恰反映出时光流逝、生命衰老这一生命

现象引起了时人持续而浓烈的担忧与焦虑。陶渊明也一

样，他在诗文中多次吐露了这样的担忧与焦虑。

在和其他事物的对比中，往往更容易感觉人生的短

暂:

天地长不没，山川无改时。草木得常理，霜露荣悴

之。谓人最灵智，独复不如兹! 适见在世中，奄去靡归

期。( 《形赠影》)

人类自谓“天地之灵”，然而，其寿命非但不能与

天地相比，而且连草木也不如，草木尚可枯而复荣，人

却一去不返。由于有着强烈的时间意识、生命意识，陶

渊明对草木虫鸟等自然现象的变化格外敏感:

穷居寡人用，时忘四运周。榈庭多落叶，慨然知已

秋。新葵郁北牖，嘉穗养南畴。今我不为乐，知有来岁

不? ( 《酬刘柴桑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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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⑨

瑏瑠

《燕丹子·西京杂记》合刊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1985
年，第 20 页。

［汉］ 班固撰，［唐］ 颜师古注: 《汉书》第 11 册，北
京: 中华书局，1962 年，第 3519 页。

［北魏］ 郦道元原注，陈桥驿注释: 《水经注》，杭州:
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462 页。

［清］ 严可均辑: 《全三国文》上册，北京: 商务印书
馆，1999 年，第 64 页。

［唐］ 徐坚等著: 《初学记》第 3 册，北京: 中华书局，
1962 年，第 665 页。

［唐］ 欧阳询撰，汪绍楹校: 《艺文类聚》下册，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 年，第 1391 页。

［唐］ 徐坚等著: 《初学记》第 3 册，第 665 页。
以上均见 ［唐］ 欧阳询撰，汪绍楹校: 《艺文类聚》下

册，第 1391—1392 页。
逯钦立辑校: 《先秦汉魏南北朝诗》上册，北京: 中华

书局，1983 年，第 734 页。
［唐］ 欧阳询撰，汪绍楹校: 《艺文类聚》下册，第

1391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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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目视西园，晔晔荣紫葵。于今甚可爱，奈何当复

衰! 感物愿及时，每恨靡所挥。悠悠待秋稼，寥落将赊

迟。逸想不可淹，猖狂独长悲。( 《和胡西曹示顾贼曹》)

靡靡秋已夕，凄凄风露交。蔓草不复荣，园木空自

凋。清气澄馀滓，杳然天界高。哀蝉无留响，丛雁鸣云

霄。万化相寻绎，人生岂不劳! 从古皆有没，念之中心

焦。( 《己酉岁九月九日》)

荣华难久居，盛衰不可量。昔为三春蕖，今作秋莲

房。严霜结野草，枯悴未遽央。日月有环周，我去不再

阳。眷眷往昔时，忆此断人肠。( 《杂诗十二首》其三)

日月不肯迟，四时相催迫。寒风拂枯条，落叶掩长

陌。弱质与运颓，玄鬓早已白。( 《杂诗十二首》其七)

由盛入衰的榈叶、紫葵、蔓草、园木、荷花，以及

秋蝉、大雁的鸣叫等自然风物都会时时勾起陶渊明对时

光流逝、生命将衰的担忧与恐惧。正因为深深体会到
“宇宙一何悠，人生少至百。岁月相催逼，鬓边早已白”

( 《饮酒》其十五) 的无奈与痛苦，因此，本来令人欢欣

鼓舞的春节，却让诗人从中咀嚼出生命流逝的无限痛苦:

开岁倏五日，吾生行归休。念之动中怀，及辰为兹

游……中觞纵遥情，忘彼千载忧。且极今朝乐，明日非

所求。( 《游斜川》)

于是，他试图通过游览、饮酒的方式暂时忘却生命

流逝的痛苦。

面临时光流逝、生命将衰的宿命，陶渊明经常
“愁”、“苦”、“惊”、“悲”、“凄”、 “恐”、 “不眠”、

“情热”、“心焦”:

民生鲜常在，矧伊愁苦缠。( 《岁暮和张常侍》)

一生复能几，倏如流电惊。( 《饮酒》其三)

流幻百年中，寒暑日相推。常恐大化尽，气力不及

衰。( 《还旧居》)

虽然认识到大化流行、人命终去乃是不可改变的自

然现象，但他还是感到恐惧，而且经常恐惧:

岁月将欲暮，如何辛苦悲。( 《有会而作》)

盛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; 及时当勉励，岁月不待

人。( 《杂诗十二首》其一)

气变悟时易，不眠知夕永……日月掷人去，有志不

获骋。念此怀悲凄，终晓不能静。 ( 《杂诗十二首》其

二)

身没名亦尽，念之五情热。( 《影答形》)

万化相寻绎，人生岂不劳! 从古皆有没，念之中心

焦。( 《己酉岁九月九日》)

总之，面对衰老、死亡的威胁，并非像有些论者所

云，陶渊明总是能够直面人生，泰然处之。相反，陶渊

明首先咀嚼到的是痛苦，只不过他在咀嚼痛苦的同时，

又寻寻觅觅，试图通过饮酒①、食菊、游玩、读书、写

作、享受田园之乐以及哲学之思等方式，暂时缓解、忘

却生命之痛，从而尽可能增加现实生命的长度或质量②。

通过前文分析足见，陶渊明的生命意识异常强烈。

时光飞逝、生命衰老给他带来了挥之不去的烦恼。为了

消解这种烦恼，受习俗的启发，他试图通过服食菊花，

特别是菊花酒，达到养生延年的目的。正因为他对菊花

的养生功能情有独钟，以致酒醉之后，自己仿佛幻化为

一个飘飘荡荡的仙人，优哉游哉地在东篱边收获着带来

无限希望的菊花，隐隐约约中似乎看到“不骞不崩”的
“南山之寿”③ 正在向他摇摇招手。在这优哉游哉的表象

背后，深藏着的却是悲凉的生命感叹。

( 责任编辑 杨海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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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陶渊明常常以饮酒的方式来缓解、消除时光流逝、生命
衰老带给他的痛苦。如，“流幻百年中，寒暑日相推。常恐大化
尽，气力不及衰。拨置且莫念，一觞聊可挥。” ( 《还旧居》)
“身没名亦尽，念之五情热……酒云能消忧，方此讵不劣!”
( 《影答形》) “世短意常多，斯人乐久生……酒能祛百虑，菊为
制颓龄。” ( 《九日闲居》) “运生会归尽，终古谓之然。世间有
松乔，于今定何间? 故老赠余酒，乃言饮得仙。试酌百情远，
重觞忽忘天。” ( 《连雨独饮》) “万化相寻绎，人生岂不劳! 从
古皆有没，念之中心焦。何以称我情，浊酒且自陶。” ( 《己酉岁
九月九日》) “寒暑有代谢，人道每如兹。达人解其会，逝将不
复疑。忽与一觞酒，日夕欢相持。” ( 《饮酒》其一)

论者或以“聊乘化以归尽，乐夫天命复奚疑” ( 《归去
来兮辞》) ， “余今斯化，可以无恨……人生实难，死如之何”
( 《自祭文》) ，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应尽便须尽，无复
独多虑” ( 《神释》) ，“同物既无虑，化去不复悔” ( 《读山海
经》其十) 为证据，证明陶渊明能够以平常心面对衰老与死亡。
但是，如果从陶渊明所有作品来看，其实他并不能完全摆脱衰
老与死亡带来的痛苦。除前面提到的大量证据外，又如，《岁暮
和张常侍》刚刚表现出“穷通靡攸虑，憔悴由化迁”的洒脱，
却马上又转为“抚己有深怀，履运增慨然”的悲叹。《悲从弟仲
德》以“翳然乘化去，终天不复形”自我宽慰，但紧接着却以
“迟迟将回步，恻恻悲襟盈”收场。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
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” ( 《神释》) ，似乎洒脱得很彻底，但
实际上是深深咀嚼“老少同一死，贤愚无复数” ( 同上) 这一人
生宿命之痛苦后的自我宽慰。

南山一般解为庐山，王叔岷却认为: “未敢遽断。《诗
·小雅·天保》‘如南山之寿。’ 《御览》九九六引《本草经》
‘菊，一名延年。’此诗上句言菊，下句言‘南山’。延年益寿，
可谓巧合。然如必谓陶公意在延年益寿，则此诗之意境迥别
矣!” ( 王叔岷: 《陶渊明诗笺证稿》，第 292 页。) 王瑶云: “相
传服菊可以延年，采菊是为了服食，《诗经》上说，‘如南山之
寿，不骞不崩’，南山是寿考的征象。” ( 王瑶: 《陶渊明集》，
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6 年，第 51 页) 结合陶渊明喜爱菊
花的原因及其深沉的生命感叹，笔者认为，王瑶的阐释是正确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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